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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们一家人最常逛的地方
就是庄市老街。出门沿澄衷路左转
入兆龙路，步行数百米就到了。老
街沿河而建，一条笔直的街河从中
间穿过（我看过地图，这条河的名字
就叫“街河”），呈南北走向，宽不过
三五米，长大概1.6公里。河上静卧
着好些座大小不一、风格各异的石
桥，沟通两岸，便利往来。桥上的字
迹都因为岁月锈蚀而模糊不清，已
经不能和本地典籍上载明的桥梁名
称一一对应了。

沿着街河漫步，两岸时不时就
能遇见开凿的埠头。河埠头两边用
长石条砌成，呈阶梯状，中间一方平
台，据说早年是停船卸货的码头，兼
以洗衣取水、商贸社交等功能，但如
今就只是居民洗洗刷刷的去处了。
白天去的时候，偶尔会遇见几个阿
姨在石阶上洗衣裳，棒槌起落间，水
花溅起又落下，那声音清脆而悠远，
像是从古早时光里传过来的。

宁波水网交错，生产生活多依
托船载水运，先辈喜欢傍水而居，于
是有了一个个临河亲水的市镇。庄
市也是这么形成的。据记载，庄市
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始于北宋。庄姓
本姓章，北宋皇祐四年（1052年），章
氏先祖章隐之任定海县令，其曾孙
章允执娶唐氏为妻，遂居清泉。及
至南宋，章姓人口已逾八百，集市成
形。因章姓人口居多，集市便名章
市。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因避明
太祖朱元璋之讳，章姓改为庄姓，章
市遂以庄市名之，沿用至今。而老
街的肇始可追溯至清康熙五十八年
（1719年）。是年当地士绅筹资将散
布的九条水槽疏浚、归并，拓宽后的
河道南接浜子港，北连横河，与甬江
大水系沟通，自此因河而兴市，市荣
而成街。近代庄市是宁波的商业重
镇，又有许多宁波帮先贤从这儿出
发，去往刚刚开埠的上海，然后散落
世界各地，老街或许是他们关于故
乡的最后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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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家搬到庄市
的时候，老街还是她
的空间坐标。

当时庄市还只是
宁波郊区一个普普
通通的旧镇子，新开
发的小区很少。大
人们口中流传着种
种蓝图——购物广
场、公园、同心湖的
疏浚整饬——但一
切都还存在于想象
和谈资之中。父亲
说，搬家那天宴请外
公、外婆和舅舅一家
人，竟然在附近找不
到一处体面的餐馆。

老街因河而兴，也因河而衰。我遇见老
街的时候，窄小的内河承载不了现代化的轮
渡，她早就不复“舟楫畅行、商旅辐辏”的盛
况，但依然店铺林立，货色繁多。理发店、鞋
店、文具店、杂货店……老百姓生活所需一应
俱全。我去得最多的是杂货店和理发店，杂
货店的原因不用多说，理发店里的老师傅手
艺娴熟又收费公道。

老街最多的还是食物店铺。水果、米面、
腌菜、酱料、熟食、菜蔬、肉铺、海鲜……鳞次
栉比，简直就是一个半露天的菜市场。奶奶
还在宁波时，是最喜欢逛这里的。庄市菜场
虽然就在旁边，但她认为老街的菜肉更便宜，
喜欢讨价还价的热闹和人声鼎沸的烟火气
——她不喜欢菜场的规整，因为一直生活在
农村，反而习惯民间的集市。有时还能见到
鸡鸭等活物，被竹篓盛着沿街叫卖，羽翼未丰
的雏鸡刚扑棱棱抖落几片绒毛，就被奶奶盯
上，成为我中午的一碗汤料。

老街也是父母散步的终点。他们往往逛
完周边兴庄路、兆龙路上的店面——那儿汇
聚黄金首饰、衣服饰品店，母亲尤其喜爱——
就转入老街。老街以聚兴路为界，南北各约
八百米，热闹的是北至庄市大道这一片。夜
晚，昏黄的灯光从店铺里漫出来洒在水泥路
上，晕成一片暖意。孩子们追逐嬉闹，大人们
搬了竹椅或坐在门槛上摇扇闲谈，蒲扇起落
间，一天的疲惫就散了。

父亲很喜欢去街上的阴德祠。阴德祠是
庄市的宗祠，千百年来庄氏子弟在此繁衍生
息，谨守宗亲文化，这座始建于清代嘉庆年间
的祠堂便被完整保留下来，历经修缮如今成
了文物保护单位。我随父亲去过几次，里面
人们喝茶聊天，下棋打牌，烟雾氤氲中不时有
老辈人讲古，说起包玉刚、邵逸夫、叶澄衷等
庄市先贤的旧事，也不知道真伪。父亲这时
总是和认识的人点上一支烟，瞧一眼别人的
牌，扯几句话才走人，似乎也心满意足了。大
概他想起了老家河边的祠庙了吧。

那时候我以为老街会一直这个样子，以
不变的节奏跳动，成为我们无需多言的生活
圆心。

但随着庄市的发展，老街慢慢不再成为
庄市的叙事中心。

这些年，庄市高楼像雨后春笋般耸立起
来，万科1902广场、绿轴体育公园、同心湖公
园、开元广场依次建成，成为居民的休闲新去
处。到了傍晚，各处霓虹闪烁，人声喧哗。这
一切都簇新、明亮。

没了人气的滋养，老街渐渐显出老迈之
相，像一位老人静静地躺在那里，被挤压到了
被遗忘的角落。偶尔走一趟，竟然生出几分
陌生感。街道显得窄了、暗了，房子显得矮
了、旧了。店铺还在，生意却冷清了许多，店
主们坐在门口发愣，或是低头对着手机。

前几年，庄市老街终于迎来了保护性拆
迁。拆迁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建筑渐渐
颓废，街道狭窄，不但不便生活，也不安全。
而根据规划，那些承载着集体记忆的老建
筑、老格局得以保留，地域文化不会在推土
机下消失。

我曾经骑车去拆迁现场。有些老屋已经
被拆了，有些还孤零零地立着，墙上的门牌号
依稀可辨。我站在那里，试图在一片颓垣败
壁中辨认出当年的轨迹：这里是那家杂货铺，
那里是奶奶买鸡的摊位，再往前，是我常去的
理发店。记忆如潮水般涌来，又退去。

我期待老街的新貌，希望和她早日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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